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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的家雀儿总如音符般立在
枝头，“叽叽喳喳”间，让人想起故乡
的房檐，想起房檐下吐着青烟的烟
囱，以及家雀飞进飞出的欢腾。

“妈妈，妈妈，家雀不动了！”一大
早，儿子就趴在窗台上喊。

昨晚风雨交加，他和爸爸救起了
一只受伤的家雀，简单包扎后又喂食
了些小米，便放进了阳台上的笼子
里。那笼子原是爷爷养画眉鸟的，很
大，很结实，里面还搭有精致的小屋，
铺着柔软的萱草。

“家雀死了。”我一时不知怎么跟
8岁的儿子解释，我也是在看到它死
了后才突然意识到不应该把它关进笼
子的，“家雀是不能关在笼子里的。”

“可是，爷爷的画眉鸟原来也关
在笼子里啊，还有八哥、鹦鹉……”儿
子很难过，“家雀的伤口肯定是感染
了才死的，它还那么小，它妈妈得多
伤心啊。”

“傻孩子，小家雀就算不受伤，关
在笼子里也会死的。”我轻轻拍了拍
儿子的肩膀，“你看花鸟市场有卖鹦
鹉、黄莺、鹩哥的，哪里有卖家雀的？
家雀是最有尊严的小鸟，是绝对不会

当人宠物的。谁要是把它关起来，它
要么咬舌自尽，要么绝食而亡。”

听了我的话，儿子跑去翻阅他的
百科全书了。看着家雀低垂的小脑袋
和笼子里散落的羽毛，我竟生出许多
的伤感：请原谅我的疏忽吧，小家雀
儿，你怎么就不能将就一宿？你怎么就
不明白把你关在笼子里是为了救你？
外面那么大的风雨，你就算挣脱了又
能去哪里呢？然而，透过这层淡淡的悲
哀，我却对这小生命油然生出敬意：在
自由和尊严面前，死又有何惧？

“鸟雀呼晴,侵晓窥檐语。”看着
眼前的小家雀，我的思绪飞进了千里
之外的故乡。正是丰收时节，田野里
也定会有“扑愣愣”飞来飞去的家雀，
而雀儿踏枝的瞬间，自然会如音符般
散开，让年迈的老母亲生出许许多多
对儿女的回忆。

家雀是离我们生活最近的鸟。无
论春夏秋冬，它总会时不时地在我们
眼前飞过，或落在枝头，或栖息电线
杆，有时会俯冲下来啄食一粒米，有
时会翩然而过蹬皱一潭水……它有
时住在屋檐下、树杈上，有时也会在
燕子南飞时占用一下燕窝……不管
怎么说，它总是离我们这么近，千百
年来，也总是这样和我们相安无事地

生活在一起，也总是如音符般，时常
在我们心头响起。

记得有一句诗是这么说的：一出
门就能看到亲戚和家雀……然而，就
是这小小的近乎卑微的生命，却是自
由的精灵，一度我甚至觉得那首“若
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诗是为它
所写。在奔名竞利之余，看到这只为
尊严死去的小家雀，心灵有种被洗礼
的感觉。无论是超越生死的庄周，还
是不为五斗米折腰、弃官归隐的陶渊
明，都离我们远去了，而小家雀却一
直在我们身边，用生命来践行着自由
和尊严的不可冒犯。

“雀儿无角长穿屋，鹦鹉能言却
入笼。”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践行着自
由和尊严的小小家雀儿，却始终紧密
地和家乡联系在一起，总会以小小的
身姿唤起人们对家乡的思念。乡愁也
总会在家雀儿“呼啦啦”腾空的瞬间
升起，在“叽叽喳喳”的檐语间浓郁，
自由而尊贵。

檐 语 里 的 乡 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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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海宇、母亲何群英夫妇遗失儿子海伟
祺出生医学证明，证号：O430352636，声明作废。

▲父亲刘维、母亲袁丽喜夫妇遗失儿子刘子
稷出生医学证明，证号：Q430425369，声明作废。

▲父亲刘慧、母亲孙凤宁夫妇遗失儿子刘皓
宇出生医学证明，证号：Q430425446，声明作废。

▲父亲刘菊丰、母亲贺静夫妇遗失女儿刘芷
睿出生医学证明，证号：Q430425169，声明作废。

马亚伟

父亲年轻的时候，吃饭从来不喝
汤。他总说：“好不容易能吃饱饭了，
还灌一肚子汤干啥？再说了，吃饭喝
汤容易饿。”可如今父亲老了，胃也不
大好，医生建议他多喝点汤养养胃。

母亲开始学着煲汤，玉米排骨
汤、冬瓜丸子汤、金针菇鸡汤，还有她
自创的各种汤菜，轮番登上餐桌。母
亲做菜还是有些天赋的，没多久，就
能把汤菜做得有滋有味。父亲尤其喜
欢喝那些长时间煲出来的汤，他常常
一边“吸溜吸溜”地喝，一边慢慢品
咂：“没想到这汤比饭味道还好，越品
越有味，我都喝上瘾了。喝了汤胃里
暖乎乎的，真是很舒服。”

母亲见父亲满意，煲汤的兴致
更高了。她研究了不少汤菜，还买了
不同的煲汤器具。而且她对自己的
要求越来越高，汤不仅要好喝，还要
营养丰富，最好有食疗的效果。我们
都看得出来，母亲如此用心，就是为了让父亲喝上
一碗热汤。

那次，我看母亲煲了玉米排骨汤，却不停地用勺
子舀出一点来品尝。她仔细地抿了一口汤，可能是因
为烫，下意识躲了一下。过了一会儿，她又去尝汤。我
在一旁说：“妈，我都看你尝了三次了，还没尝出咸淡
吗？”母亲笑笑说：“汤已经煲好了，不用尝咸淡，我是
在试汤的温度。温度合适了，再让你爸来喝。”我被母
亲逗得笑起来：“妈，你把我爸当三岁小孩子了吧？汤
如果烫，他不会自己晾晾再喝吗？”母亲笑呵呵地
说：”你爸有个毛病，你们都没看出来。他每次坐到餐
桌上就要开吃，特别着急。有时候饭菜烫，他宁愿被
烫了嘴巴，也会立马开吃。他这个毛病呀，可能是早
年困难时期饿怕了留下的‘后遗症’，生怕有东西吃
不到嘴里。这些年，你们都不知道他被烫了多少次嘴
巴。我知道他这个毛病，每次都是尝着饭菜的温度合
适了，再让他来吃饭。”

原来如此，母亲这样一说，我倒想起来，父亲吃
饭确实很着急。我感动于母亲对父亲的关照如此细
致，便打趣说：“妈，我爸有你这么照顾，是不是太幸
福了？”母亲笑笑说：“其实你爸也是个细致的人，还
记得那年我住院吗？那次我做了手术，你们工作都
忙，不能天天陪着我。都是你爸照顾我，喂我吃饭。
他都是尝着饭菜温度合适了才喂我。“同病室的人
都说：“看着那么粗枝大叶的一个人，没想到心这么
细！”母亲淡淡地说着，语气平缓，我的心中却涌起
了阵阵暖流。

要吃饭了，母亲招呼父亲坐在餐桌前。父亲端起
碗，“咕咚”喝了一口汤，然后品咂回味着说：“好喝！”
我问：“爸，你怎么也不尝尝汤是不是烫嘴就喝？”父
亲哈哈一笑说：“我知道，每次喝的汤，温度都是刚刚
好。我不喜欢喝温吞的，你妈就把汤晾到稍微烫一
点，喝起来正合适！你妈这人心细，我喝完小半碗，她
还会为我加汤增温呢。”父亲说着，脸上露出得意和
幸福的表情。

我原本以为，夫妻老了，彼此之间的爱也会消失，
只剩下陪伴。其实，爱永远不会消失，反而会历久弥
新。爱会在多年的相濡以沫中变得更加细致，更加醇
厚。爱是什么？爱是知你懂你，爱是疼你爱你、彼此懂
得。爱就是一碗汤的温度。一汤一饭的体贴，三餐四
季的相守，就是世上最绵长最深厚的爱。

爱
是
一
碗
汤
的
温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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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梅一直站着
落落大方
扰乱了青涩的视线

经意间
在一扇窗前久久徘徊
无视阳光
在人群中落脚

张望的脚印
保持着善意的距离
很想靠近的
是几步之外挺立的风景

轻轻一弹
所有的语言无形中柔和起来

秘密穿行于指间
亲近一束光

能否扳开春天般的怀抱
只有手里的
风知道

路过村庄

因为村庄古老
时光和尘埃一起生长
捡起滴落的记忆

能有一丝丝安静的日子足够了

扒开野性的土豆
每一米笑声越来越深
想着草地的清淡
门前玫瑰
收回了潮红的心事

开辆货车回家
落日缠满了参差不齐的炊烟
群山涌上来
留不住拳头般大小的青春

路过的月光
像一头牛沉寂了下来
任风吹过
细碎的夜色开始
欢愉起来

只有风知道
（外一首）

农忙时节农忙时节 郑国华郑国华 摄摄


